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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柯是我的同龄人， 我比他虚长一

岁， 可自从认识开始就没觉得他有什么

从前年轻如今年老的改变， 他似乎是不

变的； 红柯是我的朋友， 是君子之交式

的往来， 交情从始至终既无升温也未淡

漠， 是老熟人却无多少只属于我们之间

的特殊故事； 红柯是我的校友， 我多年

前曾在陕西师大求学， 他多年后成了那

里的教授； 红柯是我的同道， 他是小说

家， 我在作协供职多年也写一点小文章。
不过说到是同道， 他却要出色得多， 无

论是在西域还是在长安， 无论是在技校

还是在大学， 他都是一个以笔为生、 从

无懈怠的写作者。 他看上去并不擅长言

辞， 但同他聊过天儿的朋友都说他特别

能说， 不管教师这个身份是不是他最恰

切的职业， 作为作家， 他是很典型也颇

具代表性的。 在一个自己向往的世界里

活着， 并努力以笔为旗， 试图带领更多

的人们通过文字喜欢上那里。 他简直就

是一个疯狂的写作者， 谁也弄不清楚他

的写作目标和终极地究竟在哪里。
然而， 他的生命却在 56 岁的盛年戛

然而止。 2 月 24 日上午， 我从朋友圈看

到一则消息， 作家红柯突然去世了。 因

为太突然， 所以比震惊更直接的是不敢

相信。 赶紧联系陕师大和陕西作协的朋

友， 确定消息属实， 不禁悲从中来。 我

看到案头上摆放着刚刚收到的他寄来的

新书： 《太阳深处的火焰》， 却必须要面

对他本人的生命停止燃烧的残酷事实 。
56 岁， 是鲁迅离开这个世界的年纪， 但

80 年 前 的 时 势 ， 鲁 迅 被 同 时 代 人 称 为

“老头儿” 已经很久， 人们似乎并没有太

在意 56 岁意味着老还是不老。 可今天，
面对红柯的离去， 我看到文坛朋友们发

出的哀悼里多有对其英年早逝的惋惜 。
的确， 无论作为教师还是作家， 红柯的

事业都处在成熟、 旺盛时期； 作为家里

的丈夫和父亲， 他也毫无疑问是顶梁柱。
他个头不高， 身体看上去很壮实。 据说

他还经常自觉锻炼， 并常常向人推荐气

功等健体之道 。 这真是让人无可言说 。
在我眼里， 红柯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生

活很安静， 专注度极高， 怎么会突然如

此？ 3 月 26 日， 我陪铁凝到西安他家中

慰问他的家人， 在那样的情境中， 不禁

倍感悲痛。 红柯是作家， 他的作品仍然

在读者手中流传， 这似乎也让他的生命

有一种额外的延续感。 在陕西作协的座

谈中， 发言的朋友们反复提到他的名字

和他的作品， 甚至让人感觉他只是当天

没有到会而已。
作为小说家， 红柯有他突出的标识。

这些标识几乎成了人们对他小说的固定

化 认 知 。 如 浪 漫 主 义 ， 他 的 作 品 名 字

《美丽奴羊》、 《西去的骑手》、 《太阳发

芽》、 《绚烂与宁静》， 等等， 的确天然

地散发着浪漫主义气息。 还要加上他多

以新疆为题材创作小说 ， 西域 、 荒原 、
风光、 风情、 民族、 传说， 等等这一切，
让他的小说涂上一层厚厚的浪漫色彩 ，

特别容易辨识。 他是秦地人， 但大学毕

业不久就到新疆工作生活， 一去就是十

年。 于是他内心的世界就积淀下很深的

多重文化基因和情感累加。 他后来回到

了长安城， 但他的感情有很大一部分留

在了新疆， 可以说他比很多的陕西作家

多了一重看关中看陕西的眼光。 他今年

2 月 6 日 曾 寄 给 我 他 的 散 文 新 作 结 集

《龙脉 》， 他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
“没有昆仑山—天山—祁连山的秦岭就是

一道土墙， 没有西域的长安 （西安） 就

是一个大村庄。” 这话当时并没有让我觉

得多特别， 现在想来， 这不正是阐释红

柯小说多重性的一个很好注脚么。 在新

疆与陕西之间 ， 在长安与西域的路上 ，
红柯看到了太多不同的风景， 西域在自

然地理上与关中的关联度、 在文化上对

内地的重要性， 红柯一定有很深的认识。
这或许也是他创作上疯狂掘进的一个强

大动力。
小说是由一个一个的细 节 组 成 的 ，

不是心细如发的人做不了小说家。 我又

从书架上找出红柯三年前寄赠我的一本

书 《少女萨吾尔登》。 扉页上他写了这样

一段话： “2013 年底刚完成书稿， 父亲

病危， 很快去世， 我累倒住院。 抽出其

中第四章以中篇 《故乡》 发表。 山西祁

县读者自发召开 《故乡》 研讨会， 感谢

山西人民。” 他知道我是晋人， 所以有此

特别交流。
但面对红柯小说我是惭愧的， 《乌

尔禾》 之前的红柯小说我大多读过， 也

在一些文章里提及 、 举例过他的作品 ，
但一直没有写过专文给予评论。 他是那

么高产， 是充满了热情和倔强的写作不

止的创作者。 我想， 要追踪红柯的小说，
可以等他的创作尽情绽放到一定时期再

来交流。 后来因诸事繁杂， 即使收到他

的新书也不能充分展读了。 总之是近几

年不停地收到他寄过来的新作。 他的创

作力太旺盛了， 我就只能在见面时向他

表达敬佩。
所幸还有很多朋友， 勤奋的评论家，

敏锐的记者， 热心的读者， 对红柯的作

品给予充分的评论， 中肯的评价。 在红

柯去世不久， 我的师兄李继凯就力主编

辑关于红柯的评论集并付梓出版。 这一

行动彰显了母校对红柯的尊敬， 表达了

朋友同道对他的缅怀。 收在其中的文章，
是学校的老师同学广泛搜求所得， 全面

完整地展现了红柯小说产生的持久而多

重的影响， 包含了作家评论家读者对他

小说高度、 深度和艺术特点的定位、 评

价， 包括他的小说浪漫主义风采下的现

实主义精神， 这很重要。 在红柯的创作

因生命的消逝而突然终止之后， 再来翻

看这些评论 ， 又如一团团热情之火光 ，
汇聚成一种力量， 证明着文学的生生不

息 ， 佐证着一个作家的价值 。 我相信 ，
这样的文章结集， 是对红柯非常郑重的

纪念， 从文学上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

了足够丰富的资料， 同时也是文学薪火

相传的一种特殊表达。 在此也必须向多

年来对红柯创作、 工作和生活给予多方

面关心支持的人们， 对他的作品给予文

字评价的朋友们致以真诚的敬意。 生命

的逝去无疑是令人颇感悲凉的， 但有这

样一种文学的精神闪烁和情感传递， 又

是多么令人欣慰。
特别需要声明的是， 我本无资质为

此厚重之书作序。 但念及朋友红柯人已

西去， 校友师兄格外信任， 又觉得以此

为评述红柯创作先做个铺垫和准备， 不

如索性把推却变成一种责任， 借此参与

到阅读、 评介、 缅怀、 纪念红柯的行列

中来。
愿文学之光照亮每一个生命。

2018 年 5 月 2 日

本文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
《红柯评论集》 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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挹浪日本海
王 伟

看到有文章写日本北海道和 “白

色恋人”， 不禁回想起多年前的日本之

行。 那时， 妻子在日本的求学生活行

将结束 ， 我东渡参加她的毕业典 礼 ，
于是有了一次难得的 “自由行” 机会。

妻子负笈日本六年， 除了在东京

和大阪之间来回过几次， 又跟着民宿

的主人 （一对十分友华的老夫妻） 去

过曾举办冬奥会的长野县， 居然没有

闲暇去看看日本的名胜———为了让妻

子弥补这一缺憾， 当然也为了让我自

己能深度见识一下日本， 而不是只在

东京、 大阪浮光掠景一下， 我们商定

去几个地方好好游览一番。
正巧那段时间读到一本收入 “书

虫丛书” 的随笔集， 作者陈平原写到

在 日 本 讲 学 时 ， 曾 与 文 友 同 游 日 本

“三景” 之一的天桥立 （另外两景， 一

是广岛的宫岛， 一是宫城的松岛， 都

是著名的海滨风景区）， 又顺便观赏了

邻近的出石小城， 而那两个地方， 又

恰在我十分向往的日本海沿岸。 所以，
我就在电邮中和妻子定了这两个地方。
后来妻子告诉我， 她向那对日本老夫

妻打听去天桥立、 出石的路径， 对方

十分惊讶她怎么会知道并想去那里的，
因为即使是京都和阪神一带的日本人，
也很少去过那么偏远的地方 （其实天

桥立还在京都府， 出石城属于兵库县，
只不过它们都远远地待在这两个 府 、
县的最北端）。

那年 3 月 20 日， 就在美军开始攻

打伊拉克的当日 （中国那时候开始发

生 SARS 了）， 我飞到了关西机场。 次

日上午， 到京都市内的名校———同志

社大学， 参加妻子的毕业典礼； 中午

以后， 分别到御苑和南禅寺走走。 第

三天上午 9 点多 ， 我们从京都出 发 ，
乘坐火车穿越保津峡 （在京都岚山周

恩来诗碑附近， 可以凭栏远眺保津峡

风光， 两岸青山夹着一条在磊磊巨石

中穿行的清流， 4、 5 月间还是观赏樱

花的好去处 ， 可惜我们路经的时 候 ，
樱花正含苞待放）， 一路北行奔向日本

海。 火车连续出没于山间的隧道， 在

重见天日的短暂时刻， 可以见到保津

峡深处的景色， 那里寂无人烟， 川边

的山虽然不高， 但多峻立对峙， 有点

森然的感觉。
中午时分抵达天桥立所在的宫津

市， 车站的站厅比起国内一些小城气

派的火车站， 似乎平常得很。 出站便

是城区的街道， 建筑大多是平房或者

二三层的小楼， 因为是游览胜地 （除

了风景外， 还有温泉）， 街边多售卖各

种手信的小店， 货品自有日本特色的

精致。 许多店家都有烤多春鱼卖， 一

条条地搁在铁网上烤熟了， 用竹签插

着， 一把把地杵在那里， 飘出诱人的

香气。
因为预订的旅馆要到下午 3 点以

后才能入住， 又好在行李不多， 一肩

即走也不累赘， 我们便决定先去海边

看著名的天桥立———一座真正天造地

设的 “天桥”。
天桥立的所在地原是一个深深的

海湾， 名宫津湾。 由于湾内的回波与

外海的海浪在湾口相遇 ， 相互 激 荡 ，
水中的泥沙积淀下来， 长年累月就形

成了一道长 3000 多米、 宽窄在 40 到

100 米之间的天然海堤 ， 原来的海湾

变成了仅靠头尾几条窄窄的水道联通

外海的内湖。 在这座 “天桥” 上， 人

工 种 植 了 据 称 总 数 达 8000 多 株 的 松

树， 因为很有些年岁了， 这些松树已

经虬枝撑天， 有的树干广至一人难以

合抱。
漫步天桥立 ， 徜 徉 沙 堤 古 松 间 ，

海风劲鼓， 松涛阵阵， 自有一番难得

的畅快。 纵目望去， 能远眺浩瀚的日

本海和连绵不断的近海群山； 走近沙

滩， 又能细观外海的海浪， 层层地在

细 洁 的 沙 滩 上 泛 起 最 后 一 阵 浪 花 。
“天桥” 之上， 还零星有一些茅庐般的

建筑， 有简单供奉着的神像 （一旁自

有汲自井中的清水， 用长把的竹勺舀

起， 即可漱口洗手， 清心参拜）。 虽然

是游览胜地， 但游人并不多， 倒是有

几个当地的孩子， 在那里骑着单车迅

驰。
花两三个小时从南往北走完了天

桥立， 仿佛凌波渡海而来。 海湾的这

一边， 仍然是热闹的市镇， 又有石阶

可拾级而上半山的庙宇。 山腰还有一

处可以俯瞰 “天桥” 全貌的平台， 据

说到了那上面， 人应该背过身去， 弯

腰低首 ， 从自己的胯下倒看天 桥 立 ，

便能体会一番天地倒悬的意境———蓝

天幻化作碧海， 而海水又换位为云天。
因为要赶回南边镇上办理旅馆登记手

续， 我们没有上山， 很快折回， 眼看

着成群结队的日本人兴致勃勃地向山

上赶， 要去亲身感受倒悬的 “天桥”。
回程时， 我们乘坐游艇， 在平静的内

湖风驰车掣， 不到 20 分钟， 就回到了

宫津城内 。 遂直趋下榻的温泉 旅 馆 ，
它有个很中国、 很出世的名字———文

殊庄。
文殊庄规模不大， 也就两层， 跟

周围的民居在外观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不知为什么取了个菩萨的名字作名称。
入得庄门的第一件事 ， 却是脱 鞋 子 。
原来这家温泉旅馆， 完完全全是和式

的， 连大堂和走廊都是厚实的木板铺

地 ， 住客来来往往 ， 人脚一双 拖 鞋 ，
并且大都穿着宽袍大袖的 “悠 加 达 ”
（日式浴衣）。

我们的房间在二楼， 除了近门处

的一个墙角有两把小小的沙发椅、 显

然是为了迁就 “现代化” 的生活之外，
室内 “家徒四壁”， 显得十分空灵。 不

算一张方几和一个小桌案， 所有的东

西都归拾在移门背后的壁橱里。 房间

的面积大概有十几帖 （每帖就是一张

榻榻米的大小， 约为两平方米）， 有一

排朝着日本海方向的长窗。 推开木格

纸糊的内窗， 隔着玻璃望出去， 近处

就是那条连通天桥立内湖的运河， 一

有快艇突突地驰过， 两条呈八字展开

的水线， 就在一二十米宽的河道里鼓

荡。 运河对岸是一片树林， 密密的枝

丫遮挡住了日本海的风景， 但依然能

够感受到海上天空的那种寥廓。
既然来到了温泉旅馆， 泡一泡温

泉总是头一桩要享受的事情。 卸下行

装， 我们也赶紧换上了 “悠加达”， 下

楼进入温泉池 。 温泉池不是游 泳 池 ，
并非男女混入， 而是各分东西。 冲洗

一番完了， 我便蹚进了热气腾腾的温

泉池， 撩水往身上泼， 待身体适应了

水温， 才靠着池沿坐下去， 把整个身

子全部泡进了暖暖的水中。 我感到刚

才在天桥立海边领略的海风 的 寒 意 ，
很快被温泉水一点点地逼出来， 随着

氤氲的水汽散开去； 舒展开的四肢在

略带点混浊的水中轻轻地飘浮， 微微

有种腾云般的舒畅。
隔着巨大的玻璃， 看到室外的小

天井里， 老竹搭架的茅棚之下， 还有

个充满野趣的小池子， 以鹅卵石围边，
池中错落垒着几块磨光了楞角的大石，
自然形成伸入水中的石阶， 可坐可卧。
于是， 顾不得三月的春寒， 推门而出，
以天体之姿走进自然。 泡在温泉中仰

首 坐 “井 ” 观 天 的 时 候 ， 不 禁 想 起

1994 年夏末去黄山时， 在北坡松谷庵

附近的翡翠池中畅游， 躲到巨石后面

换上干衣时， 也曾无所遮掩地在青山

绿水中 ， 体验了几分钟展露 “天 体 ”
的放纵。

直到感到肚中有点饥饿， 夜幕也

悄悄降临， 才懒懒地走出温泉， 重新

冲洗几下， 穿衣上身， 出来与妻子会

合。 回到房间后不久， 身穿和服的服

务员就来敲门。 她双膝跪坐着， 在正

中那张长方形的小桌案上， 布下两副

碗筷 （这时候， 日式的男尊女卑就显

露出来了： 我和妻子不是面对面各占

桌案的一条长边， 我是正中主座， 而

妻子只能局促在侧面的短边， 随即服

务员又返回门口， 把晚餐用宽大的托

盘盛着端上桌来 ， 然后一件 件 摆 开 ，
那上面立刻就琳琅满目起来。

我们预订的晚餐是日式海鲜火锅，
计有产自日本海的长脚蟹三只， 俱已

分拆开来， 分别供烤、 涮和生吃。 那

比拳头还略大点的蟹斗， 盛着晶亮的

白色蟹肉和桔红色蟹膏， 形成诱人的

对比； 而长长的蟹脚， 更以其饱满厚

实， 调动着人的胃口。 我和妻子面前

一人一座泥胎炭火小炉， 上置小陶锅，
锅内以豆腐、 白菜及海鲜杂拌同煮的

汤汁很快沸滚， 腾腾地冒着热气； 一

旁又有上蒙铁网片的烤炉， 炭火微红。
我们各自归位， 盘腿坐下， 很快 “开

动” 起来， 或涮或烤， 或者径直用筷

子把螯中蟹肉一点点剔出来， 轻蘸酱

油芥末， 送入口中， 体验那罕有的新

鲜爽口的微甜。
既得美食， 转思佳酿。 于是， 请

服务员端来一瓶冰镇过的清酒 （喜欢

那种用磨砂白玻璃做的长颈瓶， 手感

特别舒爽）。 摆下两只素朴的小瓷杯，
各自斟满， 三指提起， 细酌慢抿， 丝

丝缕缕清凉一直渗透到胸口， 很快平

衡了由火锅弥漫出来的燥热， 令人顿

生神清气爽之感。
就 这 样 不 紧 不 慢 地 享 用 着 日 本

海 的 馈 赠 。 转 头 端 详 妻 子 ， 但 见 她

已有几分不胜酒力的样子， 两颊有点

绯红了。

黄狗谢尔的孩子们
艾 平

我到呼伦贝尔草原深处的狼岛采

访， 犹如走进了一个奇异的故事。
狼岛主人阿巴嘎赛罕收养了七十

多头狼， 同时养了十几只狗 。 狼岛最

老的狗， 叫谢尔 。 “谢尔 ” 在阿巴嘎

赛罕的母语里是黄色的意思 。 谢尔是

一 只 金 黄 色 的 大 母 狗 ， 它 身 宽 体 胖 ，
奶水丰沛 。 两年前 ， 阿巴嘎赛罕救助

了一只狍子崽 ， 取名叮当 ， 还收养了

一只小狼崽儿 ， 叫正月儿 。 阿巴嘎赛

罕 看 谢 尔 正 给 它 的 一 只 狗 娃 娃 吃 奶 ，
其它的乳房都鼓鼓地闲着 ， 就试着让

叮当和正月儿去吸吮 ， 没想到第一次

就 成 功 了 。 太 阳 暖 暖 地 照 在 草 地 上 ，
谢尔侧卧着身体 ， 抬头看着怀里的三

个孩子———一只自己生的狗娃娃 ， 一

只捡来的小狍子 、 一只虎虎有生气小

狼崽儿， 那眼神使人想起草原的老额

吉看着咩咩叫的小羊羔。
谢尔的这三个孩子一直都没有断

奶 ， 到 了 它 们 能 吃 其 它 食 物 的 时 候 ，
仍然要挤进谢尔的怀里找奶吃 。 谢尔

很喜欢它们的取宠撒娇 ， 它在草原上

走着走着 ， 遇到这三个小家伙儿就停

下脚步， 卧下身子……谢尔乐此不疲，
结果这一奶非同胞的三个小动物朝夕

相 处 下 来 ， 竟 如 手 足 兄 弟 一 般 亲 和 。
小狼从不侵犯小狍子 ， 小狗要是见到

谁想欺负小狍子 ， 一准出手保护 。 后

来 它 们 渐 渐 长 大 了 ， 各 自 率 性 而 生 ，
互相间却保持着一种叫人难以置信的

友谊。 小狍子叮当每天到林子里觅食

嬉戏， 早上像闪电一样跑出去 ， 傍晚

时像小鸟一般飞回来 ， 好像懂得家中

有妈妈和兄弟等待着它 。 阿巴嘎赛罕

给它戴上一条红丝巾 ， 这样周边的人

们就会知道了它有主人， 不敢猎杀它；
小狗妞妞和小狼正月儿 ， 仍然在一起

不分开， 它们在狼岛游荡 ， 彼此从来

也不打架 。 它们渐渐长了本事 ， 每每

咬死野兔子和狐狸， 一块儿叼回来邀功

请赏， 也为狼圈里的狼提供一餐美味佳

肴。 有一天， 它们看到阿巴嘎赛罕在岸

边用抄网捞水耗子， 突然之间就悟出了

什么。 这两个小家伙， 不由分说就下了

水， 一会儿就给阿巴嘎赛罕捉到十多只

水耗子。 阿巴嘎赛罕捉水耗子， 是为了

喂狼， 可是狼圈里的那些狼， 自从被收

养到了狼岛 ， 就忘记了什么是饥肠辘

辘， 它们看了看满地乱爬的水耗子， 没

有食欲， 漠然置之。
谢 尔 老 了 ， 睡 着 睡 着 就 死 去 了 ，

像一个积德行善之人圆寂那样， 事先没

有一丝预兆， 也没有一丝痛苦。 阿巴嘎

赛罕在山坡上挖了一个深坑， 把谢尔埋

葬了。 第二天 ， 那个墓坑被扒开了一

层 ， 阿巴嘎赛罕一看旁边的脚印 ， 就

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 他坐在远处抽着

烟， 果然看到了妞妞、 正月儿的影子，
它们没有办法挖出自己的慈母， 就无奈

地冲着墓坑一个 “汪！ 汪！” 地叫， 一

个 “嗥……嗥……” 地嚎 。 这 声 音 把

狍子叮当从林间唤过来了 ， 它支棱着

两个耳朵 ， 两条细脚伶仃的长腿插入

被翻出的泥土 ， 痴痴地站立着……阿

巴嘎赛罕看不下去这个情景 ， 趁着夜

晚， 把谢尔取出来， 装在一只麻袋里，
放在河里水葬了 。 结果第二天 ， 妞妞

和正月儿， 还是凭着气味寻到了河边，
它们找不到谢尔在哪里 ， 就站在河边

惆怅地向远处张望 ， 很久很久才失望

地离开 。 此后好长时间 ， 它们每天都

这样来到河边等待自己的妈妈。
现在 ， 小狗妞妞和小狼正月儿都

成年了 。 妞妞当了母亲 ， 也和谢尔一

样 ， 敞 开 胸 怀 接 纳 所 有 幼 小 的 生 命 ，
付出乳汁和博爱 。 小狼正月儿的野性

越发不可遏止 ， 学会了抓鸡 ， 还学会

了袭击不认识的小狗崽儿 ， 再也不能

由着它四处撒野了 ， 阿巴嘎赛罕把它

送 进 了 圈 养 着 十 六 头 草 原 狼 的 大 圈 。
与圈里那些狼一比 ， 散养长大的正月

儿的强悍就不用说了， 几个回合下来，
便把圈里那些少年狼收拾得服服帖帖。
它那油光铮亮的毛皮 ， 矫健轻盈的身

体 ， 好 不 漂 亮 ！ 总 是 让 人 眼 前 一 亮 。
于是参观者开始叫它 “美丽 ”。 美丽 ！
美丽 ！ 这个野性未泯的美丽 ， 以狼王

的霸气君临天下 ， 将自己的狼群变成

了众志成城的集体 。 每当星光如水的

夜晚， “美丽” 仰天长嚎 ， 一石激起

千重浪 ， 随即狼岛上长嗥四起 ， 偶尔

有野狼寻声而来 ， 它们是来寻觅失散

的伴侣或孩子的 。 这时候 ， 阿巴嘎赛

罕便敞开圈门 ， 任由它们相认 ， 可是

结果并不如人意 ， 不仅不能让狼岛收

养的狼返回荒野 ， 反而是留住了那些

寻亲者的脚步 。 因为草原狼生存的环

境太窘迫了 ， 可食用的小动物越来越

少， 人类的威胁无时不在， 野狼便认为

狼岛是一个有吃有喝的庇护所 ， 最终

纷纷皈依到美丽的麾下 。 由于参观者

络绎不绝 ， 狼美丽的名字随着呼伦贝

尔大草原一起名扬四海， 现在世界上只

有阿巴嘎赛罕一个人还叫它正月儿。
我 向 阿 巴 嘎 赛 罕 要 求 看 看 叮 当 ，

阿巴嘎赛罕说 ： “现在狼岛来的人太

多 ， 它 藏 起 来 了 ， 不 到 晚 上 不 回 来 ，
我得喊喊看。” 阿巴嘎赛罕领着我们进

入了树林 ， 他开始呼唤 ： “叮当……
叮当……叮当……”， 可是当我们穿过

湿润的草地 ， 拨着树枝走出好远 ， 叮

当 始 终 没 有 露 面 。 阿 巴 嘎 赛 罕 说 ：
“叮当看到生人就不听我的了。 你们坐

一会儿， 别走动， 我把它们带来。”
它们是谁？
不一会儿 ， 阿巴嘎赛罕手牵着美

丽 、 领着妞妞一起来了 。 他说 ： “你

们到树后面别动 ， 我让它俩帮忙 ， 把

叮当给你们引过来。” 接着， 阿巴嘎赛

罕喊了一声： “叮当……”， 妞妞和美

丽 马 上 心 领 神 会 ， 便 朝 着 偏 东 方 向 ，
一边叫 ， 一边前行———它们应该是根

据气味 ， 找到了叮当大致的方位 。 阿

巴嘎赛罕跟着它们 ， 边走边采摘了两

把红彤彤的山丁子干果在手里 ， 嘴里

继续呼唤叮当 。 果然 ， 叮当的红丝巾

在绿树中一闪 ， 童话一般出现了———
这 个 大 自 然 的 造 物 ， 煞 是 玲 珑 可 爱 ！
食草 ， 惯于飞跑 ， 使狍子腰身紧实颀

长 ， 四条腿发育得极其利落轻盈 。 此

刻 ， 感觉要是给它一对翅膀 ， 它定能

如风如影般飞起来 。 阿巴嘎赛罕一边

给 叮 当 投 着 山 丁 子 果 ， 一 边 往 后 退 。
最后 ， 叮当 、 妞妞 、 美丽 ， 阿巴嘎赛

罕相聚在一起 ， 渐渐走出丛林 。 晚霞

落在它们的身上 ， 它们的影子被桔红

色的光芒摇动着 ， 构成一幅温馨的油

画 。 我和助手蹑手蹑脚地跟在它们后

面， 大气不敢出一声， 一点点往前靠。
谁知鬼精灵的叮当突然一回头 ， 看到

了我们。 它一愣， 即刻掉头跃于草上，
四蹄若绿海之桨飞速划起 ， 不留一丝

涟漪， 瞬间不见了。 我多次见过狍子，
不是在动物园 ， 就是在博物馆 ， 在原

生态的山野里与之相遇， 还是第一次，
始知只有在自由的天地间 ， 野兽之美

才会呈现出无比的魅力。
后来 ， 一个摄制组看中了狼岛的

故事 ， 想以万物和谐为主题拍一部视

频 。 他们动员阿巴嘎赛罕带着谢尔哺

育 长 大 的 三 个 小 伙 伴 儿 出 镜 。 那 天 ，
碧空白云 ， 牛羊遍野 ， 还有一辆越野

汽车在画面里奔驰 。 当阿巴嘎赛罕一

松 手 里 的 绳 索 ， 叮 当 立 马 掉 头 就 跑 ，
转眼没了影儿； 那 “美丽”， 竟然不仅

没有展现野性的凶猛， 反而躲着羊群，
好像遇到了妖怪 ， 这时汽车开来 ， 它

竟 然 追 着 汽 车 跑 起 来 。 它 并 不 怕 人 ，
也不怕汽车 ， 因为每天见得太多 ， 而

狼岛上是没有羊群的 ， 羊群对于它来

说 ， 不是食物 ， 而是庞然大物也 。 那

妞 妞 ， 在 阿 巴 嘎 赛 罕 身 边 蹲 着 不 动 ，
一脸的懵懂。

到了晚上 ， “美丽 ” 像一只狗似

地蹲在狼圈的门口 ， 等着有人给它开

门进圈 ； 那叮当呢 ？ 只见红丝巾一闪

一闪地 ， 它正在一群鸡当中跳跃 ， 似

乎十分开心。
它们只属于阿巴嘎赛罕的狼岛。


